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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根在树人
①

———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办学之道

吴　雯

（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上海　２０００６２）

　　摘　要：张寿镛在担任光华大学校长期间，始终重视学生精神的培养，在其影响之下，光华大
学逐渐形成了爱国精神、艰苦办学精神等核心思想；教育思想上，他关注学生的心理建设，强调知

行合一，中西并重、兼容并包，注重加强学生理论和实践的协调统一，并着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与

西方思想的精髓来锻造学生。此外，张寿镛还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抗战时期与张元济、何炳松、

郑振铎等人一起，在上海秘密抢救大量古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张寿镛；光华大学；教育；光华精神；藏书家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类课题“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研究”（批准号：ＢＩＡ０９００４５）。

　　张寿镛（１８７６—１９４５），字伯颂，号盳霓，别号约园，浙江鄞县人。前清举人；教育家，藏书
家、财政经济家。北洋军阀时期历任浙江、湖北、江苏、山东等省财政厅长，有“善于理财”之

誉，主张“藏富于民”，与民休息，废除苛捐杂税，量入为出。１９２５年３月任沪海道尹，光华初
建，张寿镛为光华筹建、校务出力甚巨，并被推为校长。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张寿镛力辞沪海道尹之
职。但是，１９２６年１１月，旋被北洋政府调任进京，管理财政部总务厅，次年３月才返校视事。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蒋介石又招极善理财的张寿镛再度出山任职。张寿镛无奈，遂重新入

仕，官至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始辞职获准，从此远离仕途，一心办理光华大学，
直至１９４５年逝世。②

一、爱国精神与艰苦办学精神

张寿镛曾言：“一国之教育，必有一国之历史与精神。历史者，祖宗传授之基业；精神者，

子孙所以报答祖宗，而发挥光明其基业，以推暨于无穷者也。……光华之肇造也，其意义如此

而已。”光华大学亦是如此，其安身立命之基和主要特色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深厚的爱国情

感与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自强精神。曾经有人评价：“一所高校的精神风貌必然与该校校长

的教育思想、人品、学识密切相关，光华精神也是张校长的人格精神的折射。”③

光华大学作为“收回教育权”的产物，从建校之初即具有浓厚的救亡图存和教育救国等优

秀爱国传统。据时人看来，“光华大学之成立，厥为国民自觉之曙光，亦曰国耻纪念之实

录！”④

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及多人，中国工人不堪日人暴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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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予以反抗。５月３０日，上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进行声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
租界”等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者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

惨案”。

为纪念“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中国籍学生与美籍校长卜舫济发生冲突。６月３日，圣
约翰大学及附中的５５３名中国爱国学生和１７位华籍教师集体离校。次日，沪上各大报纸均
刊登《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脱离宣言》。此即著名的“六三”离校事件。

为安顿离校学生，使他们得以继续学业与生活，离校师生决定成立新的大学。王省三先

生慷慨捐地以作校基筑校舍，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筹措捐款，１９２５年９月７日光华大学成
立。光华大学既生于爱国，自然也将长于爱国，因此，学校始终大力倡导爱国精神，诚如《光华

大学暨附属中学招生广告》所提出的，光华大学的办学宗旨为“以培养高尚人格，激发国家观

念为主”，认为“本校教育根本于国家观念”，并希望“臻斯校于尽善尽美，永久而不敝，使国人

皆曰：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由光华启之。”⑤

光华大学不仅在成立时即具有浓厚的爱国基础，其爱国精神还贯穿于其整个办校历程之

中。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寇进逼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光华大学大西路校区正处于两军
激战地带，为免兵燹，光华大学迁至公共租界汉口路华商证券交易所八楼继续上课，弦歌

不绝。

同时，为图久安之计，张寿镛商请校董会委派商学院院长谢霖入川设立分校，定名“光华

大学成都分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光华大学成都分校开学，并延续了光华的商学传统。抗战
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人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其时诸多

内迁高校临时寄寓不同，光华大学成都分校建校之初，即有着明确的襄助内地、永久筹办之

志，这也可以看出张寿镛的远见卓识，与矢志教育的宽广胸怀。抗战胜利后，校董会根据张寿

镛遗愿，把光华大学赠送给当地，改名成华大学，此即今天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要求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当即表示：
“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为避免日军干涉和汪伪组织的勒令登记，张寿镛将上海光华大

学名义暂行隐蔽，化整为零，将文学院改名为诚正学社，由蒋维乔主持；理商学院改名格致理

商学社，由唐庆增主持；附中改为壬午补习社，并经成都分部代呈教育部备案，准许两学社毕

业生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授予学位。

张寿镛从建校之初即对光华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心力：“盖当时既有约翰离校学生之义气，

又得王省三先生慨捐校基之义举，我随鼓其生平笃好教育之勇气，而又得朱经农等助之于先，

廖茂如等继之于后。”⑥可以说，爱国精神作为光华大学肇始的渊源所在，是其安身立命之基，

更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光华大学不仅有着浓厚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而且有着坚韧卓绝的艰苦办学精神。

私立大学由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经济来源始终关乎其生死存亡。曾任光华大学成都分

校校长的谢霖先生亦曾一语中的：“环睹吾国私立学校得能生存者，有三端焉：一曰校董校长

凭其资望与精神，终岁徒事募捐，集腋成裘，以为建设之资也；二曰教员职员，捐其学问劳力，

为其教学及管理也；三曰肄业诸生，多担学费，为其维持之经费也。以吾国社会之穷，而尚有

许多私立学校者，皆恃此三端耳。”⑦此可谓不刊之论。光华大学的建立与维持，概莫能外。

在王省三先生慷慨捐地以筑校舍之后，时任沪海道尹的张寿镛临危受命，力扛筹款之大

鼎，历百折千难而不馁。正是得益于张寿镛的宽广人脉与悉心擘画，光华大学才赖多方支持

得以建成。１９２５年光华大学成立时曾向社会进行募捐，其《募捐启》上说：“教育本社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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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贤达，必乐相与有成。况值此人心坚固之秋，振我国民精神，尤在教育之一途。同人等心

裕力绌，所望邦人君子，表互助之同情，尽力提倡，为山基于积壤，集腋可以成裘。经之营之，

得寸得尺，期成功于不日，庶学风之可扬，厚赐所加，群利赖之。”至１９３０年光华建校五周年
时，张寿镛写的《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谈到创校初时艰辛尚感触颇深、辛酸萦怀：“方其经营

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反，借甲损乙，补屋牵萝，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诚者一呼便应，冷嘲

者讥为多事。”“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⑧。可见光华大学办学之艰难其来有自，一

以贯之，虽赖张寿镛理财长才，但办学艰难却是毋庸置疑的。

光华大学初创之时，可谓困难重重，为安置离校师生，先是于霞飞路（今淮海路）、杜美路

（今东湖路）租赁校舍，并在枫林桥搭建了十余间茅舍作为中学讲堂。然而物质的艰难并不能

阻碍精神之锤炼与求学之热情：教室不足，师生就在草棚下授课、听讲；宿舍不足，便少收寄读

生或另行租房安置学生。当时，很多学生甚至在草棚外站着听课，露天睡觉，亦不以为苦。正

是由于光华大学创校之艰、维持之难，光华学子更能体会到本校艰难，辛苦砥砺，虽经磨难而

求学意志弥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西路校舍被毁，张寿镛痛心疾首，作诗记录：“经营十四载，不恤身

为羁；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尽管经历着建校以来所未见之最大磨难，但张寿镛毫不气

馁，将上海光华大学暂以学社名义隐蔽，实际上教学如旧。尽管此时学员减少，经济困难，学

校面临着严重生存危机，物质与精神压力前所未有，但在张寿镛的艰难筹划下，师生团结一

致，以募捐奖学金等形式来克度难关，以开展学术活动来提高教学质量，含辛茹苦，弦歌不辍，

终守得抗战胜利。

二、重视心理建设与知行合一

张寿镛多年陷身宦海，盛极而返，对政治生涯日益厌倦；而其重视教育，素有澄清教育之

志，曾言“自古治日少而乱日多，说者以为政治不良之故，而我则谓教育不良之故也。教育之

不良责之于上不如责之于下。……隋之王通，门墙皆将相才，唐兴取而用之，贞观之治为三代

以后之冠，据此言之乃知治法必先治人，而治人必先宜有自信者，在自信尤在人人受教育也，

教育者至治之原也”，认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和良策，是“致治之原”，只有人人接受

教育，社会方可兴旺发达，人民才会幸福满足。

张寿镛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为安顿离校的“英才”，张寿镛首先考虑

的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入学问题。亲历光华大学创立的钱基博曾记录：“寿镛建议：‘筹备新大

学，当先募三万元以为建筑之费。而租定校舍，先期开课，然后离校学生无中途辍学之虞！’”

从中可见其重视教育的态度与对学生设身处地的关怀。除此之外，张寿镛还曾经赋诗一首：

“金榜与洞房，人生唯两喜。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

事。）”将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可见他对于光华大学、对于教育事业发自内心的热

爱。

张寿镛非常热心教育，对如何教育学生成为内外兼修、德才俱备的有用人才，有着自己的

独特见解，并将其灌注于学生的日常培养。

如，张寿镛非常重视心理建设，始终关注学生的人格教育和品行修养：“今日谈教育，宜以

哲学为体，科学为用，取中西融合方法而不可分离，取心理建设，而不可仅事物质建设。”⑨“夫

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我们光华的目的，就在造就君子，不许有小

人。”光华师生在其影响之下，亦非常认同这种理念：“近人常以谈性说理为迂远，张氏独能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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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是，盖深信大学教育不可无高尚之目标，而教育目标之基础，又不可不于雄厚之哲学中求

之也。”

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张寿镛非常钟情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并不断从中汲取有助于

陶铸和熏陶学生人格的优秀思想资源，例如他苦心孤诣，不遗余力地向光华学生推行的王阳

明“致良知”学说。他认为，“为学如不从心骨入微处用力，致其良知，则记诵之广，适以长其

傲；智识之多，适以行其恶；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⑩

在张寿镛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光华大学不仅重视心理建设，而且试行了一些新的措施，锤

炼学生的人格。例如，光华大学非常重视发扬学生的独立精神，倡导学生自治，并“设立学生

纠察部，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每晚１２点宿舍点名，发现无故借宿在外的，次日天明即除名。
因此光华虽地处繁华闹市，却能保持纯洁的校风。”此外，光华大学对考试采取了一种特殊制

度，即信誉制，教师出好题目，即行离开，无须临场监考，但一旦发现学生作弊，就立即除名。

张寿镛曾对这种颇具特色的考试制度进行了解释：“一切事都用良心来自省，本着良知去研

究，就可以到处得益。譬如我们宁可考零分，考试决不作弊，这就是良知，就是人格。”应当说，

这些管理措施的实行，不仅基于学生的人格的完备，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学生人格的培育

与完满。因此，当时的光华大学学风谨严，纪律严明，学风甚佳。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０日，张寿镛首次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刊载《王学发挥》时曾写下如下句
子：“阳明先生不特为浙东大儒，实上下古今罕见之大儒也。……及今思之，一生为人，不蹈小

人一途者，皆阳明先生之学之赐也。爰就所得于阳明学者，分篇述之，为儿孙告，并为吾光华

同学告。”张寿镛将自己“一生为人，不蹈小人一途者”归功于自己潜心研读王学的结果，并将

此心得体会与子孙、光华大学学生分享，可谓其意深远，其心良苦。

张寿镛所极力提倡的心理建设，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人格修养有关，与王阳明“致

良知”思想相一致，又与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相谐和，对当时光华大学学生的人格培育，起到了

非常积极的引导作用。正因如此，张寿镛在晚年所著的《六十年之回忆》中可以无愧地说：“第

一件事，是如何将光华大学，办得完完全全，光华之精神，首重心理建设。毕业学生，大都于人

格上尚能完全无缺，老夫是要居些功的。”

张寿镛早年沉身宦海，又极具理财长才，所以他有着注重实务、不尚虚空的务实一面。对

于学生知识、才识的获取，张寿镛也有着深刻认知，他并不一味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而是在

重视理论学习的同时，非常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即他日常所讲之“知

行合一”。光华大学的校训也是他这种思想的反映，光华大学校训，“初曰知行合一。二十年

二月，改为格致诚正”。所谓格致就是格物致知，诚正则是指诚心正意，也与原来的“知行合

一”思想一以贯之。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光华大学例行总理纪念周，张寿镛与会讲话，演讲内容于当月２６日
的《光华大学半月刊》刊载，题为《张校长注重实学》，从中可以看出其知行合一观念：“本月十

二日上午九时，本校循例举行纪念周，由张盳霓校长主席报告，大意谓上星期国语演说竞赛，

诸同学均有充分预备，非常满意，而沈昌焕同学独能得到荣誉，实由资料丰富，思想精密，讲得

最实在之故，由此可知我们为学，当求实在工夫。最近闻教育部派人调查各大学，注意实科方

面，亦是欲学生在校求学能得到切实学问与谋生方法。光华而以实学为重，理商两学院之注

重实科无论矣，即文学院亦以数学与自然科学为必修科目，可见与教部方针，若合符节，以后

诸生宜格外注重实学，扫去我国昔时空谈文学政治之弊，平日应随时检点，将求知的工夫加多

些，娱乐的时间减少些，是所厚望云。”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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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镛曾谈到：“吾辈为学，重在实践，不实践不足为学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

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难于知，自古然矣。……学校为求知之地，固不能不以知字为

重，然既欲求知而行有不得，则亦何贵此知乎？故能知尤贵能行，但行则亦宜本于知。”张寿镛

认为，“做事在实行，不尚空谈，说得出，做得到方是”，并特别强调毕业生须与社会需要“合

辙”，反对在人才培养上“闭门造车”，以免“车不合辙”，力图培养出社会亟需的有用人才。张

寿镛曾言：“知工商之足以救国，则必无忽乎理化；知教育之所以济世，则必普及于社会；知劳

动资本之调整，则银行必审其运用；知生产消费之支配，则经济必探其本源。”瑏瑢从其时光华大

学所开设的专业和设置的课程看，光华大学特别注重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基础性

系科、课程，教员上课多用英语，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颇获好评，学校在社会上有较好声誉；

此外，尚有许多与实业相关的，如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专业与相关课程，这

些都是他经世致用、开明务实思想的反映，也与他“知行合一”的思想相一致。１９３３年，张寿
镛还在光华大学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分学生为复礼队、喻义队、养廉队和知耻队，要求

学生实行早操、注意秩序、端整服装、遵守时间等，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对学生严加要求，培养

学生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良好品德。

可以说，张寿镛之重视心理建设与其一贯主张的“知行合一”思想是一脉相承、前后贯

通的。

三、中西并重、兼容并包

张寿镛具备独立的办学精神和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效法蔡元培，延请教授兼收并蓄，不

拘一格，加之光华大学的特殊立校之基，不少著名学者、博学之士不计报酬名利，出于爱国之

心，纷纷云涌而至，当时有评价认为，光华罗致人才之盛，居全国大学之翘楚。

张寿镛重视西方文化但不盲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始终抱定如一，砥砺学行。“今日

谈教育，宜以哲学为体，科学为用，取中西融合方法而不可分离，取心理建设而不可仅事物质

建设。”瑏瑣“乙亥春，约园先生命其子从余游，礼甚恭，自校学昌，师道缺失，士习远游，几若中国

无书可读矣。……先生闲为平卷奖进，训释经义不倦，俨然复见师弟子一堂诵说之风焉。

……张氏……隐然以守先泽后自肩者，支柱其间，而后人类不致夷灭。……”对中国传统文化

之尊师重教等优秀传统美德自觉加以传承不替。

本着这种中西并重、兼容并包的长校理念，张寿镛积极聘请了大量国内外的知名学者来

校任教；而光华大学作为中国人“收回教育权”而自办的爱国大学，也吸引了诸多长才之士慕

名前来。当时在光华任教的既有如钱基博、吕思勉等国学大师，又有许多留学归国人士，如徐

志摩、张歆海、廖世承等。

当时光华大学师生政治身份极其复杂，不同党派、政治信仰的人鱼龙混杂，张寿镛一般甚

少干涉。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学生被抓捕后，他还第一时间奔走相救。瑏瑤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１日，上海各大学进步师生八十多人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
括田间（童天鉴）、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寿镛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

力保，据周而复回忆：“张寿镛校长委派姚舜钦先生带着他写的亲笔信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找

人，设法疏通保释学生。张校长非常爱护学校里进步学生，与国民党据理力争，敢于以校长身

份担保，要求释放学生，愿意承担今后一切后果。”

当然，作为一个前清举人并深以为荣的张寿镛，在思想上无可避免地有其保守的一面，他

认为学生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学业，不赞同学生过度热衷于学习之外的事务，更不希望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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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政治斗争和党派纠纷。一些拉帮结派、热衷政治与惯于挑起学潮的“职业学生”，后来都

被张寿镛予以清退。瑏瑥此外，从他处理罗隆基等事件上亦可管窥他对于所谓“不安于学”的师

生的态度。

１９３０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
民党专制。１１月４日，罗隆基因“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罪名被捕，南京国民政府饬令光华大
学把罗隆基辞退。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３日，光华大学在《时事新报》以“光华小纠纷解决”的标题将
教育部电令发表，其文为“罗隆基言论妄谬，迭次公然诋毁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

换。”这大概表明了张寿镛在罗一事上的保守态度。后经胡适的多方努力与奔走斡旋，其事渐

有转圜，张寿镛亦经胡适劝说，渐转变态度，并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９日给国民政府呈文：“今自奉
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

人自危。”“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

心，意在匡救缺失，言者有（？）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换处分，以示包容。”瑏瑦反对辞退

罗隆基。后来，此事渐罢。再后来，罗隆基遂自己请辞，离开了光华大学。

但无论如何，张寿镛都可以称为民国大学校长中兼容并包的典型之一，此大概也与其长

期沉浸宦海、难免政治妥协有着莫大关系。而光华大学这所孕育于爱国主义的巨轮，在张寿

镛的掌舵下，在其时风云动荡的政治形势下，亦得以乘风破浪，平稳前进，成为沪上高校中少

有的净土。１９３５年６月３日光华大学建校十周年时，回顾光华十年办学成就，张寿镛作了如
下评价：“寿镛縻于兹，无从自引去，滋益渐耳，虽然昌黎不云乎，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

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寿镛，操光华之舟子也；知沿而不止而

已矣，若夫击楫中流，破长风乘巨浪以达彼岸，则有赖于贤师友与夫二三子。”

而吕思勉先生亦有评价：“……国人之能自立学，以代外人所立之学校，奄有其长，而抉去

其短，以雪不自为政之耻者，以上海光华大学为著。”正是张寿镛中西并重、兼容并包的办学思

想，才可取长补短，达此良策，成其美校。

四、藏书与编书

张寿镛作为一名晚清举人和大学校长，深知书籍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关键作用，

加上他本人嗜书如命，因此，他在从政、从教之余，培养了一个特殊爱好———藏书。从１９２０年
起到１９３９年近２０年中，他的私人藏书已达一二十万卷。

张寿镛藏书有二个主要特点：一、就版本而言，张寿镛并不奢求众多藏书家趋之若鹜的宋

刊本，而是以明刊本及抄校本为主。主要原因是“购一宋而非宋者百部千部甚或万本去矣”，

藏书是为读其内容，纳其精髓，非为书籍的外在因素。１９３７年，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
序，编了一本善本书目《约园元明刊本编年书目》，按其记载，其中有５部元刊本，绝大部分是
明刊本，达７３５部。明刊本中，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５００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计２５４
种，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１０００卷。二、张寿镛的藏书中，包括有大量
的宁波文献及乡贤遗著。与他人无目的地随遇随收迥异，张寿镛是有计划地广泛搜罗，免其

流失，而且自１９３０年起，即开始逐步就这些文献进行《四明全书》的编辑、刊印工作。１９３２
年，第１集刊成；至１９４５年去世前，张寿镛已经刊印完成《四明丛书》前７集，第８集虽已开始
刊印，但因战乱等重重阻难，直至１９５０年才最终出版，而张寿镛生前已经拟好目录待刊的第
９、１０二集，则无缘再见。谈到《四明丛书》，尚有一段故事。其时光华大学一学生张令杭家境
清寒，张寿镛出资助其就学，但张寿镛深知授之鱼不如授之渔的道理，嘱张令杭课余时间校对

７８



《四明丛书》，直至大学毕业。张令杭晚年尚思之弥切，称之“春风化雨”。

除《四明丛书》外，张寿镛尚著有《约园善本藏书志》、《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诗史

初稿》，《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以及经他校定的陈钧堂著《御谚证古》

等。

张寿镛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杰出贡献，即他与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张元济、暨南大学校

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藏书家徐森玉等一起，在上海秘密抢救沦陷区

流失的古籍。自１９４０年初到１９４１年底，两年之中他们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余部。这些
重要的文化典籍，经他们抢救，方得免于日本侵略者的掠夺或炮火，或流失海外。据说，现在

台湾省“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约有三分之一即是他们当年冒险抢救出来的。

１９５２年，张寿镛的藏书４万余册，以其夫人蔡瑛的名义，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受到人民
政府文化部的高度褒扬。现在，其中的善本、孤本、精抄本书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普通本

（包括清初刻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浙江省图

书馆。

自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４５年，张寿镛为光华、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任劳任怨。１９４５年７
月１５日，张寿镛以７０高龄病逝，但他沉疴之际，尚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为念，激励师生爱
国士气，反映了他深沉的爱国情感与对光华的美好期望。“莫为一身谋，而有天下志。莫为终

身计，而有后世虑”。此岂非张寿镛校长一生的真实写照！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对张寿镛作了高度评价：“今世之长学校者，或徒以其名位，于校

事实鲜过问，如先生道德学问文章，真足为世师表，而又能诲人不倦者，盖亦鲜矣。”瑏瑧可谓厥中

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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